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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社会已进入知识共享、经验共享、技术共享和信息共享十分发达的一种状态，随着科技创新和工

作节奏不断加快，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十分必要也完全可行。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

础是全民族、全方位、全周期的终身学习生态构建，其核心驱动力是终身学习动机不断加强、学习特征不断优化以

及学习能力更加全面和不断提升。 终身学习能力因不同的学习领域、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学习层面而体现不

同的特征，也会因不同的知识积累、不同的学习经验、不同的学习技能以及不同的学习态度而存在较大差异。 同

时，终身学习能力还会受到学习动机、学习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为此，研究相应的观测变量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

构，并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实证，找到各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和影响效用的大小，从而进一步探索提升终身学习能

力的方法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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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数据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加快，我国进入了知识共

享、技术共享、经验共享和信息共享为特征的学习型

社会状态，《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也提出了要构建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方针，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教

育，更加重视终身学习［１－２］。 随之而来的是，学习环境

更加优质，学习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机会更加多样，学
习形式更加便利，同时，人才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各
行各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相应提高，持续学习和不断

创新的能力尤为重要。 社会进步加速和变革创新的

常态化对工作、关系、地位、生活方式都会产生重大影

响，各类人群都要做好转型准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指出，知识的更新周期从 １８ 世纪的 ８０ 至

９０ 年一直在逐渐缩短，直到 ２１ 世纪已大幅缩短为 ２

至 ３ 年，甚至更短，终身学习已经成为日常工作和社

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活动。 成人终身学习必须注重学

习的持续性和有效累积时间，注重学习的全面性和知

识范围，注重学习的深刻性和掌握的深度［３－４］。 终身

学习能够不断提升个人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业务

能力，从而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源开发深度，并带来相

应的经济利益［５］。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ＵＮＥＳＣＯ 终身学习研

究所明确提出要把终身学习视作一项新的人权，终身

学习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６］。 人类为适应周

围环境变化的多样性，需要通过持续学习以不断提升

自身的综合能力，其中，终身学习能力是重中之重和

前提条件［７］。 终身学习能力的评估机制、影响因素、
效应程度都需要进行全面深入地实证研究和理论建

构，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逐步培育和不断提升终身

学习能力就显得特别关键。
创建学习型社会既是一个理论话题，又是一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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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实践话题。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根本保障在于终

身教育资源丰富、终身教育水平提升、终身学习动机

驱动和终身学习特征优化，但最终仍以终身学习能力

为核心驱动力［８］。 充分利用周边环境和信息工具，积
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认识到学习价值并保持不断更新

自己的知识水平，最终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潜力

和工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是关键核心因素和基础条

件。 通常意义下的学习能力三要素是学习动力、学习

毅力和学习智力，而终身学习由于学习范围更广泛、
学习领域更复杂、学习过程更加漫长、学习者差异性

更大以及学习动机更加多样，因此，终身学习能力评

估更加困难，探索其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也更加复

杂。 如何通过定性和定量手段对终身学习能力评估

和提升方法进行研究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国内

外学者对终身学习动机、学习特征、学习能力等因素

都做了大量研究［３，７，９－１０］。 但是，既有研究成果表明，
针对 ＵＮＥＳＣＯ 提出的五大学习领域和每个领域中的

四类具体学习能力的研究仅停留在学习能力的定义、
差异比较和定性分析上，缺少问卷数据实证和定量研

究分析。 再者，关于终身学习能力的影响变量和影响

程度以及各变量间的结构关系的研究较少。 通过终

身学习能力的影响因素定量分析，进而探索和提炼如

何不断提升成人的终身学习能力，不仅需要研究和定

义终身学习能力，也要研究和终身学习能力密切相关

的一些关键变量。 ＵＮＥＳＣＯ 提出终身学习的四类具

体能力评估的重要因素是学习态度、学习经验、知识

积累和学习技能，学习态度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学习

动机，不同的学习动机可能会影响学习态度等学习特

征。 学习经验也可能会受到学习效能感的影响，但
是，在终身学习实践中，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学习特

征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关系，各个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程

度如何，提升学习能力除了直接从能力本身出发是否

还能从其他相关变量中找到提升路径， 都需要进一步

研究论证。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数据收集和量

化研究，全面深入分析终身学习动机和学习特征对学

习能力的具体影响路径和影响程度，定量分析如何通

过灌输学习意识以强化学习动机和优化学习特征，从
而提升学习者终身学习能力，培育学习型社会生态。

　 　 二、研究背景和变量提取

基于问题和变量关系的假设，终身学习能力评估

和提升路径研究是核心，因此，围绕终身学习能力进

行建模，研究模型选取终身学习动机作为独立变量，
终身学习特征为中介变量，主要研究二者对终身学习

能力这个从属变量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探索终身学习

能力提升的具体方法。

图 １　 研究模型

分析相关研究变量，以提炼问卷所需的观测变量

和相应问项。
　 　 （一）终身学习动机

终身学习是一种非正式、非常规、自主化的学习

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现阶段的成人教育

中，越来越多的在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借助于网络或

移动平台开展自主的、非正式的、独立的学习［１１－１２］。
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基础、环境、目标和需求，其学习动

机多种多样，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基础和前提。 动机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一词源于拉丁语“运动（ ｔｏ ｍｏｖｅ）”，在心

理学中引起某种行动的因素叫动机，其中，激活人类

行动、设定行动的方向或目标导向、持续化地保持行

动这三个要素可以看作是动机的基本属性［１３］。 大量

研究者对终身学习动机都有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

证调查分析。 Ｈｏｕｌｅ 研究芝加哥地区 ２２ 名学习者，首
次将学习动机分为目标导向型、活动导向型和学习导

向型。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深入研究了 Ｈｏｕｌｅ 的成果，总结了学

习动机因素，将目标导向细化为个人和社会目标导

向，重新划分为 ５ 个测量变量，形成继续学习导向量

表 ＣＬＯＩ（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Ｂｕｒ⁃
ｇｅｓｓ 融入了社会、宗教和社交因素，将成人参与终身

教育的动机构成因素扩大到 ７ 个变量，形成了教育参

与理由量表 ＲＥＰ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ｏｓｈｉｅｒ 总共列举了 ４０ 个题目，将目标导向和活动导

向更加具体化，学习导向也细分为兴趣和职业发展所

需，一共提出了 ６ 个变量，提出教育参与量表 ＥＰＳ
（Ｅｄｃ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ｐ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另外，还有 Ｍｏｒｓｔａｉｎ
等学者提出了其他量表。 各量表核心变量的关联和

区别总结如表 １ 所示［１４－１５］。
综上，终身学习动机都是以 Ｈｏｕｌｅ 的导向论为研

究基础，“目标”、“活动”和“学习”构成了终身学习动

机的三个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根据研究

需要对组成要素进行细分。 成人终身学习动机无论

是工作需要、社交需要、生活需要还是自我价值实现

需要，也都是围绕这三个核心要素展开，而本研究主

要目的是学习动机对终身学习能力的影响和提升，所
以选用 Ｈｏｕｌｅ 基本测量表，一共 １４ 道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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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终身学习动机测量变量对比表

Ｈｏｕｌｅ，１９６１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１９６５，ＣＬＯＩ Ｂｕｒｇｅｓｓ，１９７１，ＲＥＰ Ｍｏｒｓｔａｉｎ， １９７６， Ｓｍａｒｔ Ｂｏｓｈｉｅｒ，１９７１，ＥＰＳ

以目标为导向
个人目标导向 个人目标欲望

提高职业水平

（专业素质提升）
社区服务

社会目标导向 社会目标欲望 外界期待 外界期望

以活动为导向

活动欲望导向 顺从外界要求 参与社会福利活动 社交接触

活动需要导向 社交活动导向 现象的逃避与刺激 社会刺激

以学习为导向 学习导向

求知欲望

宗教目标导向

逃避欲望

知识的好奇心

认知兴趣

职业发展

　 　 （二）终身学习特征

终身教育的实施对象是学习者，教育的核心和关

键是学习过程要满足学习者的根本需要，学习成果要

达到学习者的预期目标。 除了教育者、教育环境和教

学工具外，学习者自身稳定的特点和学习者的行动特

征也非常关键。 Ｈｏｕｌｅ 介绍，具有学习内在动机特点

的学习者把学习的乐趣归结到学习本身的价值上，越
是重视学习价值的学习者就越倾向于探索知识。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ｉｎｏ 认为，学习者对教育课程和项目体现出不

同的学习热情，产生不同水平的学习欲望，在学习过

程中体现出不同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学习效果也会

存在差异。 Ｂｌｕｎｔ 等把影响学习参与持续性的因素归

结为内在价值、学习享受和重要度认识等。 韩国学者

任淑卿对成人学习者终身学习的参与性及影响因素

进行了结构模型分析，认为终身学习特性由学习价

值、学习效能感和学习热爱度等组成［１６］。 各量表核

心变量的总结以及变量之间的关联和区别总结如表 ２
所示［１６－１７］。

表 ２　 终身学习特征测量变量对比表

Ｈｏｕｌｅ， １９６１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ｉｎｏ， １９７７ Ｂｌｕｎｔ 等， ２００２ 任淑卿， ２００７

学习价值 学习价值观 内在价值 学习价值

学习效能感 学习热情 学习享受 学习效能感

学习态度 重要度认识 学习热爱度

　 　 终身学习者所存在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相似

性和差异性、本质特征和可变特征，都要以学习价值

的判断为前提，以学习热爱度为动力，以学习效能感

作为学习持续性的保障，才能将终身学习持续有效地

进行下去。 本研究采用韩国学者任淑卿使用过的测

量表，以学习价值、学习效能感和学习热爱度构成终

身学习特征的测量变量，一共 １１ 道题目。
　 　 （三）终身学习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是整个终身教育事业的基石和落

脚点，是学习型社会生态培育和体系搭建的核心因

素。 由于终身学习本身的灵活性和学习者的复杂性，
终身学习能力的界定、逻辑和评估机制一直是学界见

仁见智的研究热点。
Ｃｒｏｐｌｅｙ 对终身学习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给出终

身学习能力的一般定义：第一，在不同情况下制定和

采用不同的学习战略的能力；第二，有基本的思想意

识，有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第三， 有创造的能力。

Ｆｅｌｄｅｒ 等提出终身学习能力的体现：第一，查找专题信

息；第二，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式，不断总结优点和弱

点，具有不断改进的能力；第三，有效参与团队学习项

目，总结自己和团队的长处和短处，不断发挥改进的

能力。 于莎等探讨了终身学习能力的内在机制，以感

知、记忆、思维为核心的认知机制能力为基础，以自主

学习、体验、控制为核心的调节机制为保障，以社会学

习、合作学习为核心的互动机制为促进，并进行了问

卷调研和实证分析［９］。 陈海明从 １６ 种与终身学习相

关的能力调查入手，通过分析和总结得出成人终身学

习能力包括学习认知能力、信息素养能力、知识内化

能力和可持续学习能力等［１０］。
终身学习重要性不断提升，学习能力的评估和提

升也备受关注［１８］。 欧盟（ＵＮ）、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等组织也总结提炼了

不同终身学习能力在宏观意义上的评估量表。 ＵＮ 认

为，以提高知识、技术、能力为目标，持续地以任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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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形式形成的所有有目的的学习活动统称为终身学

习。 针对终身学习关键能力，ＵＮ 希望广泛培养欧洲

人成为终身学习者并发布《终身学习关键能力：欧洲

参考架构》报告，明确界定终身学习的八大关键能力：
母语沟通能力、外语沟通能力、数学及基本科技能力、
数字化能力、学会学习的能力、人际交流能力、跨文化

与社会融合能力、 创业精神和文化表达能力等。
ＯＥＣＤ 将一生学习视为“学习者从出生到死亡为止所

经历的所有学习，通过一生学习和熟悉的总体经验”。
ＯＥＣＤ 自 １９９７ 年开始积极推动学习能力的定义与选

择，陆续建立了基本的理论与概念基础，涵盖了运用

互动工具（Ｕｓ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异质性集体互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以及自主行动

（Ａｃｔｉ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ｌｙ）等三项关键能力层面，每一项

层面亦涵盖了三项具体能力内涵，包括语言、符号、资
讯、科技、人际与社会等。 ＵＮＥＳＣＯ 称终身学习是 ２１
世纪的一个重要线索，能够应对个人生活和职业中发

生的新情况，提升特定的能力，增进自信、自尊、固定

的认同意识［２２］。 研究能力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手

段提高能力的各种关键因素，最终提高组织的整体成

果。 ＵＮＥＳＣＯ（１９９６）和 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１０）以终身学习

理论为基础，将终身学习能力划分到五个领域———学

会认知的能力（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ｋｎｏｗ）、学会发展的能力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学会做事的能力（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ｄｏ）、学
会相处的能力（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ｖ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以及学会创新

的能力（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每个领域的学习能力

中，又都包含了态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经
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和技能（ｓｋｉｌｌ）等四个基本要素。 该终

身学习能力的定义从两个维度出发，一个是学习领

域，另一个是不同学习领域下的具体学习能力，如图 ２
所示。

ＵＮＥＳＣＯ 全面诠释了终身学习能力，五个领域总

结制定十分全面，可以覆盖所有学习类型和所有学习

图 ２　 终身学习能力三维示意图

需求，是终身教育和学习的五大支柱。 从理论学习、工
作实践、个人发展、集体协作和改变创新等多个方面

覆盖了人的一生中所涉及的关键事项，针对每个领

域，又从学习态度、知识储备、经验积累和学习技能等

方面分解。 学习态度是开展全面学习的前提，而学习

态度会因事、因人、因时而异；既有知识的储备是能力

体现的基础，只有具备足够的基础知识，学习能力才

更具专业性；学习经验是能力拓展和向上发展的效率

保证，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学习经验也是不同的，只有

具备充分的经验积累，学习能力才更具高效性；学习

技能是学习能力的核心体现，信息获取、思考、分析、
总结、提炼、转化也会因不同学习领域而不同。 本研

究选用的是 ＵＮＥＳＣＯ 终身学习能力简化版测量表，一
共 １５ 道题目。

　 　 三、实证调研与数据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分析终身学习动机、学习特征和学

习能力之间的建构关系，证明变量之间的假设成立，
同时分析不同背景下的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化，本研究

基于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选定了相应的背景变

量、独立变量、中介变量和从属变量，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结构变量研究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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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变量分类与题项策划，编制了成人终身

学习调查问卷，选取其中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学
习特征作为研究变量。 问卷共计 ４６ 个题项，其中有 ６
个题项为基本背景信息，其余 ４０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五分制量表法，将每个问项的答案划分为 ５ 个不同等

级：５ 代表非常符合、４ 代表比较符合、３ 代表不确定、２
代表不太符合、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

研究对象通过网络平台从我国各省市选出 ８８７
名成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网上问卷调查发布历时 ５
周左右，从网上搜集和筛选问卷资料，并对问卷数据

进行初步分析。 共回收了有效问卷 ７２０ 份，回收率为

８１􀆰 １７％。 收集的资料中，对答题时间、答题完整率、
答题前后一致性等判断，又删除了 ９６ 份问卷。 最终

对 ６２４ 份资料进行了分析，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调研数据分类统计表

分类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３０３ ４８􀆰 ６

女 ３２１ ５１􀆰 ４

年龄

２５—２９ 岁 １８２ ２９􀆰 ２

３０—３９ 岁 １７４ ２７􀆰 ９

４０—４９ 岁 １３０ ２０􀆰 ８

５０—５９ 岁 ８３ １３􀆰 ３

６０ 岁以上 ５５ ８􀆰 ８

学历

水平

高中及以下 ６４ １０􀆰 ２

大学 ４０６ ６５􀆰 １

研究生以上 １５４ ２４􀆰 ７

职业

分布

自由职业 ４７ ７􀆰 ５

事业单位 １９３ ３０􀆰 ９

公司职员 ２４５ ３９􀆰 ３

其他 １３９ ２２􀆰 ３

生活

城市

大城市 ２３９ ３８􀆰 ３

中等城市 ２４８ ３９􀆰 ７

县城以下 １３７ ２１􀆰 ９

总计 ６２４ １００􀆰 ０

　 　 从研究对象的特点来看，女性略多一些。 从年龄

段来看，２５—２９ 岁占比最高，各年龄阶段分布比较均

匀。 在教育水平方面，具有专科大学背景的成人学习

者比重最高，该群体对终身学习有一定的认识，具备

一定的研究基础和价值。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对所有数据进行

技术统计，数据内部一致性以及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

析，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 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使用

ＡＭＯＳ ２５􀆰 ０ 软件。 数据信赖度分析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测量变量数据统计信赖度

潜变量
测量

变量

题项

数量

信赖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终身学习

动机

目标导向型 ４ ０􀆰 ７７７

活动导向型 ５ ０􀆰 ８５２

学习导向型 ５ ０􀆰 ８３９

终身学习

特征

学习价值 ４ ０􀆰 ８７０

学习效能感 ３ ０􀆰 ７８１

学习热爱度 ４ ０􀆰 ８６２

终身学习

能力

学会认知 ３ ０􀆰 ８９１

学会发展 ３ ０􀆰 ８０９

学会做事 ３ ０􀆰 ８２５

学会相处 ３ ０􀆰 ７２４

学会创新 ３ ０􀆰 ８３２

　 　 总体来说，所有的测量变量和题项都是基于既有

的研究成果，数据信度在 ０􀆰 ７２４—０􀆰 ８９１ 之间，满足数

据分析的要求。
为确保问卷调查数据适用于进一步的统计和分

析，对所有数据的正态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偏度最大为 ０􀆰 ６５６ （≤ ２），峰度最大

２􀆰 ３９６（≤５）， 满足数据分析的要求。
表 ５　 测量变量数据统计正态分布性

潜变量 测量变量 Ｍ ＳＤ 偏度 峰度

终身学习

动机

目标导向型 ３􀆰 ７７ ０􀆰 ６６ －０􀆰 ２９８ ０􀆰 ８８５

活动导向型 ３􀆰 ５１ ０􀆰 ７２ －０􀆰 ２１１ ０􀆰 ３５１

学习导向型 ３􀆰 ８２ ０􀆰 ６２ －０􀆰 ３９１ ０􀆰 ９８３

全体 ３􀆰 ７０ ０􀆰 ５８ －０􀆰 ０７３ ０􀆰 ９９４

终身学习

特征

学习价值 ４􀆰 ０２ ０􀆰 ６３ －０􀆰 ６５６ ２􀆰 ０２４

学习效能感 ３􀆰 ９０ ０􀆰 ６３ －０􀆰 ４０２ １􀆰 １６７

学习热爱度 ３􀆰 ９９ ０􀆰 ６３ －０􀆰 ４９４ １􀆰 ３３７

全体 ３􀆰 ９７ ０􀆰 ５４ －０􀆰 ５４６ ２􀆰 ３９６

终身学习

能力

学会认知 ３􀆰 ９７ ０􀆰 ６３ －０􀆰 ４７９ １􀆰 ５６８

学会发展 ３􀆰 ７０ ０􀆰 ６８ －０􀆰 ３１６ ０􀆰 ９３５

学会做事 ３􀆰 ７９ ０􀆰 ６５ －０􀆰 ２９３ １􀆰 ０６４

学会相处 ３􀆰 ７２ ０􀆰 ６５ －０􀆰 １２０ ０􀆰 ６９７

学会创新 ３􀆰 ７７ ０􀆰 ６４ －０􀆰 ２８２ １􀆰 ２９０

全体 ３􀆰 ７９ ０􀆰 ５８ －０􀆰 ２５４ １􀆰 ５７３

　 　 为便于后续的结构化搭建，以及聚合效度和区分

效度分析所需，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如表 ６ 所示。 其中，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处于 ０􀆰 ３２８—
０􀆰 ８１６ 之间，具有路径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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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测量变量相关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 ０􀆰 ６５０∗∗ １

３ ０􀆰 ５４８∗∗ ０􀆰 ６７２∗∗ １

４ ０􀆰 ３６２∗∗ ０􀆰 ３２８∗∗ ０􀆰 ４８３∗∗ １

５ ０􀆰 ３９３∗∗ ０􀆰 ４１６∗∗ ０􀆰 ５６８∗∗ ０􀆰 ５８１∗∗ １

６ ０􀆰 ５０９∗∗ ０􀆰 ４８３∗∗ ０􀆰 ６５５∗∗ ０􀆰 ５８６∗∗ ０􀆰 ６７６∗∗ １

７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８∗∗ ０􀆰 ６７８∗∗ ０􀆰 ４８４∗∗ ０􀆰 ６０５∗∗ ０􀆰 ６７７∗∗ １

８ ０􀆰 ４９０∗∗ ０􀆰 ５５１∗∗ ０􀆰 ６３０∗∗ ０􀆰 ４２５∗∗ ０􀆰 ５１２∗∗ ０􀆰 ５８２∗∗ ０􀆰 ７２６∗∗ １

９ ０􀆰 ４３４∗∗ ０􀆰 ４９８∗∗ ０􀆰 ６３８∗∗ ０􀆰 ４３１∗∗ ０􀆰 ５８５∗∗ ０􀆰 ６６８∗∗ ０􀆰 ７４４∗∗ ０􀆰 ７７１∗∗ １

１０ ０􀆰 ４５８∗∗ ０􀆰 ５０２∗∗ ０􀆰 ５３３∗∗ ０􀆰 ４１３∗∗ ０􀆰 ５３７∗∗ ０􀆰 ５６２∗∗ ０􀆰 ６３４∗∗ ０􀆰 ７０８∗∗ ０􀆰 ７５２∗∗ １

１１ ０􀆰 ４６９∗∗ ０􀆰 ５２５∗∗ ０􀆰 ６４８∗∗ ０􀆰 ４３９∗∗ ０􀆰 ５７５∗∗ ０􀆰 ６３６∗∗ ０􀆰 ７２３∗∗ ０􀆰 ７７２∗∗ ０􀆰 ８１６∗∗ ０􀆰 ７８０∗∗

　 　 注：１􀆰 目标导向型；２􀆰 活动导向型；３􀆰 学习导向型；４􀆰 学习价值；５􀆰 学习效能感；６􀆰 学习热爱度；７􀆰 学会认知；８􀆰 学会发展；
９􀆰 学会做事；１０􀆰 学会相处；１１􀆰 学会创新。 ∗∗Ｐ＜０􀆰 ０１。

　 　 利用 ＡＭＯＳ 对模型的拟合度、效度进行了计算分

析，其中 ＡＶＥ 都在 ０􀆰 ５ 以上，ＣＲ 都在 ０􀆰 ７ 以上，满足

模型聚合效度的要求。 另外，分析了相关性系数和

ＡＶＥ 数值，区分效度也满足要求。
表 ７　 测量变量数据结构效度分析

变量 β Ｃ􀆰 Ｒ􀆰 Ｐ ＡＶＥ ＣＲ

终身学习

动机

目标导向型 ０􀆰 ６３１ １６􀆰 ４７５ ∗∗∗

活动导向型 ０􀆰 ７３７ ２０􀆰 ２４２ ∗∗∗

学习导向型 ０􀆰 ９００ － －

０􀆰 ７２０ ０􀆰 ８８３

终身学习

特征

学习价值 ０􀆰 ６７１ １８􀆰 ４２８ ∗∗∗

学习效能感 ０􀆰 ７９３ ２３􀆰 ２８９ ∗∗∗

学习热爱度 ０􀆰 ８７４ － －

０􀆰 ８０１ ０􀆰 ９２３

终身学习

能力

学会认知 ０􀆰 ８９９ ２９􀆰 １１７ ∗∗∗

学会发展 ０􀆰 ８３２ ２５􀆰 ５８４ ∗∗∗

学会做事 ０􀆰 ８９８ ２９􀆰 ００９ ∗∗∗

学会相处 ０􀆰 ８５８ ２６􀆰 ８８５ ∗∗∗

学会创新 ０􀆰 ８３１ － －

０􀆰 ８７５ ０􀆰 ９７２

　 　 利用 ＡＭＯＳ 对终身学习动机、学习特征和学习能

力进行了模型路径分析（如图 ４ 所示），经过修正，模
型拟合度指标（如表 ８）能够满足模型路径分析的要

求。 表 ９ 为各研究变量之间的路径影响效应系数。
　 　 （一）学习动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终身学习能力

背景差异性分析表明，年龄小、学历高的终身学

习者，学习动机普遍较强；生活在城市的学习者学习

动机比县城以下的学习者要强；不同收入水平的学习

者其学习动机没有明显差异。 年龄小和学历高的群

体对工作能力的要求和面临的工作挑战较大，以学习

和目标为导向的学习动机较强，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

才能提升自身人力资源竞争力和水平。
结构模型数据表明，学习动机对学习能力的直接

影响系数为 ０􀆰 ４１，说明具有一定的直接影响作用。 通

过定向细化目标、丰富活动类型和灌输学习理念等途

径能够提升学习动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学习

能力。
　 　 （二）学习特征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背景差异性分析表明，终身学习特征体现为越是

学历高、收入高的调查对象，学习特征分值就越高，居
住在城市的学习者分值明显地优于县城以下的学习

者。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域和行业领

域，竞争也比较激烈，学习价值的体现较为明显，并且

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保持高效的学习效能感也能够促

进学习特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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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变量数据路径分析

表 ８　 变量结构拟合度数据

参数 χ２（ｐ） ｄｆ χ２ ／ ｄｆ ＧＦＩ ＮＦＩ

指标 １８５􀆰 １２４∗∗∗ ３８ ４􀆰 ８７２ ０􀆰 ９５０ ０􀆰 ９６５

参数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指标 ０􀆰 ９７２ ０􀆰 ９５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７９

　 　 为了验证中介效应，分析“学习动机→学习特征

→终身学习能力”路径，通过分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的中

介效果的作用，从 Ｐ 值显著表现来看，学习特征起到

了中介作用。 学习动机对终身学习能力的直接效用为

０􀆰 ４１，间接效用为 ０􀆰 ３９，总效用为 ０􀆰 ８０，对终身学习能

力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
表 ９　 终身学习能力影响路径分析

变量路径分析 直接效用 间接效用 总效用

学习动机 学习特征 ０􀆰 ８０ － ０􀆰 ８０

学习特征 学习能力 ０􀆰 ４９ － ０􀆰 ４９

学习动机 学习能力 ０􀆰 ４１ ０􀆰 ３９ ０􀆰 ８０

　 　 （三）不同背景下的终身学习能力差异性

背景差异性分析表明，终身学习能力在月收入（Ｐ
＜０􀆰 ０５）统计上出现了显著差异，在性别、年龄、教育水

平、职业类别和居住地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具体来

看，月收入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上的学习者呈现最高水平，月
收入 ３０００ 元以下学习者的平均水平最低。 由于高收

入群体学习目标较高，应对更高挑战工作性质的学习

能力总体要求较高。 学习能力的提高与收入情况是

一种正相关，收入越高，学习者对学习能力的重视程

度和评价越高。 城市学习者的学习能力高于县城以

下的学习者，但由于本次县城以下的调查对象较少，
差别性未达到显著水平。 硕士以上平均分数较高，说
明高学历者的学习能力也较强。 从年龄段来看，２５—
２９ 岁人群的学习能力较高。 男性终身学习者的学习

能力略高于女性，但没有显著差别。

　 　 四、成人终身学习能力培育和提升建议

　 　 （一）终身学习动机精细化引导和针对性培育以

促进学习能力提升

　 　 终身学习动机是基础和前提，不同的学习动机形

成不同的学习特征，不同的学习态度和精力投入也体

现了不同的学习经验和既有知识积累。 经过实证分

析，终身学习动机直接影响学习能力，也可以通过学

习特征间接影响学习能力，因此，提升学习能力的一

个关键基础是引导激发和培育强化学习动机。 同时，
不同的学习动机类型培育和挖掘侧重点也应有所差

异，学习导向型的学习动机更加注重学习本身价值和

长远收益，能够形成显性的学习特征，对认知、发展、
创新能力帮助更大；活动导向型的学习动机更加注重

学习活动类型，对相处能力影响较大；目标导向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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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机更加注重实用性，对做事、发展和创新能力

帮助更大。
除了针对不同学习动机类型分别进行培育之外，

不同年龄和教育阶段也可进行差别化引导，比如在基

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可以有意识地灌输终身学习

理念，培养终身学习兴趣，提升终身学习的一些基本

技巧，加强学习导向型和目标导向型培养，教育和学

习都能做到有的放矢，既注重知识教育，更注重自主

化学习的培育。 在成人阶段，针对不同人群，学习动

机引导的侧重点也要有所差异，如身处县城和乡村的

学习者可以通过举行特色学习活动、科普培训等激发

培育学习者的活动导向型心理，不断培养和提升学习

动机。 终身学习动机以内在动机为主，无论是学习、
活动还是目标的导向，最终都是以工作能力提升、生
活质量改善、自我价值实现为核心，因而，可以从这些

方面引导、提升和强化学习动机，以拓展和提升学习

能力。
　 　 （二）终身学习特征全局优化和细节改善以促进

学习能力提升

　 　 终身学习特征一般受到学习者的基础、经验和个

性等影响，也受到学习活动的目标、收益和迫切度等

影响，还受到学习动机的影响，故而很难直接对学习

特征进行改善，只能从终身学习全局上进行优化。 学

习价值的认同和学习热爱度的体现，从学习活动筹划

阶段就要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设计，以学习者的需求

和目标为导向，以学习者的最终收益和满意度为准绳

进行优化。 学习效能感需具体到学习课程和考核机

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既有基础，逐步提

升学习目标和考核要求。
学习优势有累积效应，义务教育和过渡教育等国

民教育阶段会持续影响终身学习能力［２０］。 需要在培

养挖掘学习动机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分享学习价值的

真实体现，以优化学习者对学习的认同感，从而优化

学习价值的思考空间。 学习价值培养从个人、组织和

社会三个层面进行［２１］。 课程设计和学习资源的推广

需要以学习者需求为中心，结合成人学习的时间、空
间和实践需求，提升学习热爱度。 学习效能感的提升

需要考虑学习者的精细化需求，考核考验也要以此为

中心，让终身学习者既能从学习中获得知识技能的成

就感，也能从学习中获得提升工作能力的成就感。 建

立健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以学习者能力提

升绝对值作为考察依据，以提升学习者学习效能感为

准绳，最终实现学习特征的持续改善。
　 　 （三）终身学习类型全方位强化和持续提升以促

进学习能力提升

　 　 终身学习虽然区别于国民基础学习，但最根本核

心的能力因素还是以既有知识基础为学习前提，以学

习经验积累为效率基础，以学习态度为持续保障，以
学习技能为突破。 只有在某一方面和领域具备了一

定的知识基础，才能有针对性地收集学习资料，更好

地进行自主学习；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是学习能力提

升的一个关键因素，能够提升学习效率和有效性，起
到较好的辅助作用；学习态度是学习能力的前提条

件，较好的学习态度才可能不断提升学习能力；能否

有效使用丰富的学习资料，学习工具和技能起到关键

作用，继而基于较好的分析总结和转化能力，自学探

索和吸收能力才能保持不断完善。
学习能力最终的体现和落脚点是每个人终身需

要解决的问题———认知、做事、发展、协作和创新等方

面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与认知相关的学习能力贯穿

人的一生，应从小抓起，因势利导，不断强化学习认知

能力，认知包括感知觉、记忆、思维、言语、想象等，从
初等教育开始就需要不断强化，除了养成好的学习态

度之外，还要不断总结和提升学习经验和学习技能。
其次，与做事相关的学习能力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实践

动手能力，包括对事情的策划、实施、分析和总结等，
需要从理论上的认知转变为实践中的实施，考虑到国

民教育的客观实情，需要在高等教育阶段加大投入力

度。 再者，人的一生是不断发展的，终身学习者需要

具有较好的规划和执行能力，既要培养出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问题，又应注重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同统

一。 与协作相关的学习能力体现了每个人的集体主

义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需要在大学阶段不断加强培

养，基于不同的工作环境，在终身学习阶段针对性地

强化训练，达成合作共赢。 与创新相关的学习能力需

求也更加迫切，高等教育阶段是关键，建立创新的意

识和理念以及信心和能力。 通过终身学习可以不断

挖掘学习价值、培养学习效率、强化学习热忱，从而不

断提升学习者的终身学习能力。

　 　 五、结语

终身教育体系的升级优化、学习型社会的生态建

设、终身学习能力的强化提升以及产教融合劳动教育

模式创新是一项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综合了经济基

础、政策引导、学习修养、国民素质、文化生态、国际交

流以及人力资源深度开发等各种因素。 要以一定的

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让学习者有资源、有时间、有途径

去参与终身学习；要顶层设计宏观政策和因势利导，
让学习者既能热衷于学习又能学以致用，投入学习还

可得到社会支持和全方位收益；要以全民既有的学习

修养和素质的有效积累作为依托，具备一定的知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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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学习经验；要以文化生态培育为背景，建立便利

化的学习机构、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让大家充分融

入到文化交流和学习中，上述问题仅凭定量分析调查

对象不能得到完全有效的解决。 纵观我国的经济、政
治、文化和民生现状，已经发展到了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全面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建设新时代，只有找

到有效的方法，将终身教育和国民教育、过渡教育全

面结合起来，新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也将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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